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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辽宁沈阳。有一群舞者，怀揣
“红舞鞋”梦想，将一幕幕跨越生死的中国故
事，一首首摄人心魄的民族史诗，汇成足尖上
的东方回旋曲，款款走上世界舞台。

再过几周，美国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将
迎来由辽宁芭蕾舞团原创的舞剧《花木兰》，
这也将是这家殿堂级的剧院首次接待来自中
国的芭蕾舞团完全自主运作的商业演出。

芭蕾，孕育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老西方
艺术，在数百年后与古老东方文明结合得如
此浑然一体；在与东方情怀美美与共的融合
中，焕发出更璀璨的光彩！

第一幕：我的“红舞鞋”，我们

的“白天鹅”

1980 年，沈阳。
18 岁的大连姑娘曲滋娇从沈阳音乐学

院附属舞蹈学校毕业，成为同年成立的辽宁
芭蕾舞团“开团”演员之一。

“《红色娘子军》里身着红衣裳，脚踩红舞
鞋，甩起大辫子的农家姑娘吴琼花，是我们对
美最初的认知。”曲滋娇说。

“初创年代”艰苦而紧张。没有专业练功
服，姑娘和小伙子们就穿着小短裤、小 T 恤，
腰上系一个猴皮筋儿，足尖鞋和软鞋磨破了
都舍不得扔。

“我们相当于辽芭第一代专业芭蕾舞演
员，很多功课要重新学，大家都拼命努力‘补短
板’。记得有一次练完，我 10个脚趾头磨破了 8
个，不断地渗血，走路都费劲，只能扶着墙，用
脚后跟一点点往前蹭。”

在这群年轻人的努力下，辽宁芭蕾舞团
走过“草台班子”的初创期，不断将经典芭蕾
剧目搬上中国舞台，先后排演了《天鹅湖》《睡
美人》《胡桃夹子》等十余部世界经典芭蕾舞
剧，与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并称中国
三大芭蕾舞团。

从过去只会亦步亦趋地跳“土芭蕾”，到
如今舞遍各大赛事、成为各大晚会“常客”，辽
宁芭蕾舞团这只在“黑土地”上成长的“白天
鹅”，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芭蕾舞在中国尚处
于曲高和寡之境，“有的观众看芭蕾看到睡
着，还有的观众坐在第一排还拿望远镜看台
上的演员表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曲滋娇
忍俊不禁。

辽宁芭蕾舞团演出部部长崔宁馨至今还
记得，1997 年在沈阳中华剧场门口他与“冰
棍奶奶”的一段“经典对话”。

“奶奶，我给你一张演出票，你给我一根
冰棍。行不行？”

“不行！谁看那玩意儿！”
为了让芭蕾不再是“几个人的精彩”，辽宁

芭蕾舞团不断推出“芭蕾进校园”、与电台合作
推出“一棵开花的树”等公益活动，向公众展示

芭蕾艺术的魅力，让高傲的“天鹅”“弯下腰”，逐
渐走进千家万户。

伴着扬琴悠扬的丝竹旋律，一个八拍内，
舞蹈演员用扇子摆出了一朵水墨晕染茉莉花
造型…… 2016 年央视春晚上，49 名美国华
侨子女表演的民族芭蕾《茉莉花》美轮美奂，
惊艳全场。

这部舞剧由辽宁芭蕾舞团 2004 年创作，
其间数易其稿，在海内外演出上千场。

“向公众传播芭蕾艺术，让更多人感受到
芭蕾魅力，就是我们芭蕾人的责任和使命。”
曲滋娇说。

第二幕：在“芭蕾梦工厂”跳

起青春版“玛祖卡”

“脚背绷直！”
“别低头！”
“注意节奏！”
今年 60 岁的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

蹈学校资深教员王鹏，虽然半年前已退休，却
离职不离岗。每天早上 9 点，他都准时来到学
校，指导十来岁“小娃娃们”芭蕾基本功。

与曲滋娇一样，王鹏也是辽宁芭蕾舞团
的“开团”演员。在这里，他与辽宁芭蕾舞团一
同度过了 39 个春秋。

素日里，王鹏衬衫笔挺、马甲熨帖、气度
温和，颇有“老克勒”风范。换上练功服，站在
练功房里的他，瞬间改换了气场，教学一丝不
苟，训起学生来很严厉。

“想真正走上舞台，就必须在学校里把基
础打好。芭蕾舞演员的舞台时光短，只有十八
九岁到三十来岁这十余年，容不得一丁点儿
浪费。”王鹏说。

1994 年起，辽宁芭蕾舞团下设七年制附
属芭蕾舞蹈学校，每年 4 到 7 个班不等，从全
国选拔 10 岁左右的学员，每班 8 到 15 名学
生，学习文化课和芭蕾舞专业课。为支撑辽芭
的原创芭蕾，教学中同步加入中国民间舞、古
典舞、现代舞以及软毯子功训练。“传统芭蕾
训练并没有这些内容，让演员排练时现学、现
领悟可能会不适应。如果从最开始学舞蹈的
时候就有所涉猎，则排演起来事半功倍。”王
鹏说。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执行校
长赵一飞表示，“以团带校”办学模式提供了
良好的舞台实践机会，高班学生可以快速完
成从学生到演员的过渡，加快人才培养速度。

如今，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专科芭蕾人才培
养基地，在业内有“芭蕾梦工厂”之称。

“我希望明年毕业后，可以有机会考入辽
芭，成为真正的芭蕾舞演员。”

这是 17 岁台湾女孩陈玟桦的梦想。
2018 年，她从台湾桃园来到辽宁芭蕾舞团附
属芭蕾舞蹈学校，如今是六年级在读学生。

25 年来，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
校培养的孩子们先后在瓦尔纳大赛、莫斯科
大赛等知名国际大赛上斩获特别大奖、金奖

等奖项，在世界各大芭蕾舞比赛斩获了 160
余项银奖以上奖项，极大提升了中国芭蕾的
世界认可度，毕业生遍布亚洲、欧洲、美洲和
国内各大芭蕾舞团，为辽宁芭蕾舞团输送了
90% 以上的演员。

国家一级演员、辽宁芭蕾舞团原副团长
吕萌说，目前全国活跃在舞台上的专业演员
不过三四百人，其中有些小的芭蕾舞团只有
二三十人。“辽宁芭蕾舞团有多达 75人的演员
队伍，就得益于‘团校合建’这样一套完备的人
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第三幕：足尖上的“原创咏叹调”

《阿里郎》旋律响起，两方木质曲辕犁在
舞台缓缓划过。几位姑娘身着朝鲜族高筒裙，
立起足尖缓缓向前，弯下柔软腰肢，将种子撒
向大地。画风一转，她们换上土灰色东北抗联
军装，扛着大步枪，在激昂的音乐中，奋战在
白山黑水间……

这是辽宁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八女
投江》的片段。

近年来，辽宁芭蕾舞团先后创作演出了
“中国风”原创芭蕾《梁山伯与祝英台》《嘎达
梅林》《孔雀胆》《二泉映月》《末代皇帝》《辽
河·摇篮曲》《八女投江》《花木兰》等一批具有
历史性、艺术性的原创舞剧，多次获“文华大
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中国芭蕾不能只有《吉赛尔》《天鹅湖》
那些古典浪漫主义作品，中国芭蕾舞演员也
不能只会演王子、公主和爱情故事。”《八女投
江》编剧、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副团长、国
家一级舞蹈编导王勇认为，文艺作品需要塑
造英雄，更要关注生活，着眼本民族的命运。

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从足尖上优雅的
‘白天鹅’到跪抬担架膝行的女战士，从高贵的
公主到舞枪弄棒的花木兰，那个转变可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曲滋娇感慨地说。

“我 18 岁在团里跳《二泉映月》女主角，
那时几乎天天哭。因为角色的塑造太难！不是
靠扶着把杆吃苦就能练出来的，还要学习和
融入很多表演方面的东西。”国家一级演员、
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王韵说。

与古典芭蕾舞剧更注重一板一眼的技术
要求相比，原创芭蕾更注重对人物内心的刻
画，注重传递和表达细致的情感。

在《二泉映月》中融入中国舞、古典舞，在
《八女投江》中融入东北秧歌和朝鲜族舞蹈，
在《花木兰》中融入中国武术的棍舞……在编
排原创剧目时，辽宁芭蕾舞团不断守正创新，
尝试对芭蕾技法进行中国化改造，融入中国
的艺术元素和表达方式。

从开始的忐忑观望，到如今的信心满满，
辽芭人在用芭蕾讲述中国故事的不懈探索中
也感受着来自市场和观众的接纳与鼓励。《八
女投江》编排以来已演出了近百场；《花木兰》
2018 年上演后，在沈阳中华剧场连续驻场演
出 20 余场，场场上座率达到 90% 以上，创造
了中国芭蕾舞剧目演出历史的奇迹。“观众对

这些原创剧目的接受和欢迎程度，超出我们
想象。”曲滋娇说。

第四幕：走向世界的“东方回

旋曲”

21世纪初，西欧。
一场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吕萌心中刻

下深深的痕迹。
那是辽宁芭蕾舞团携原创舞剧《末代皇

帝》在欧洲进行巡演。扮演少年溥仪的吕萌当
时年仅 18 岁。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自发站
起来，热烈的掌声响彻剧场。

“芭蕾界有一个‘行规’：观众掌声不停，谢
幕帘就不能闭上，演员也不能退场。一般的舞
剧结束后，谢幕帘拉个两三次，掌声也就停
了。那段时间几乎每场《末代皇帝》的谢幕帘，
都拉了七八次还拉不上。”这是吕萌心中永远
的骄傲。

近年来，融入中国人的情感、气质和追
求，讲述“中国故事”的原创芭蕾舞剧已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末代皇帝》《二泉映月》《八
女投江》等原创剧目先后在美国、法国、俄罗
斯、南非等多国演出，每场上座率均达到
90% 以上，《花木兰》将在 8月下旬在美国的
林肯表演艺术中心进行完全自主运作的商业
演出。随后，辽宁芭蕾舞团还将在纽约、费城、
波士顿、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地继续进行为期
一个月左右的商业演出。

“选择花木兰这个题材，一来是因为广
为人知，在全世界有一定的观众基础，二来
因为花木兰身上的家国情怀与和平理念。这
样的价值理念，会被全世界人民认同。”曲滋
娇说。

在俄罗斯芭蕾舞演员斯维达看来，观看
《八女投江》《花木兰》这些原创舞剧既是芭蕾
舞艺术交流的机会，也是在接受中国文化和
华夏文明的熏染。4 年前被辽宁芭蕾舞团附属
芭蕾舞蹈学校聘为舞蹈教员的斯维达说：“芭
蕾不需要语言辅助，而是通过音乐、布景以及
演员的动作展示，就可以很好地表达故事内
容。虽然讲的是中国故事，但对于外国观众来
说还是很容易接受的。”

2017 年，辽宁芭蕾舞团受邀在俄罗斯马
林斯基剧院演出《八女投江》，场场座无虚席。
当舞剧演到女战士跪抬担架膝行的片段时，
有的俄罗斯观众不禁低声啜泣。

曲滋娇还记得，一位俄罗斯芭蕾舞艺术
家看罢后激动到热泪盈眶。“演出结束后，他
拉着我，一下下地捶着自己的胸膛，直呼‘太
精彩了，勾起了我们对二战岁月的记忆’！”

在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看来，把
芭蕾和中国民族化的东西有机结合，形成原
创作品向海外传播，会让中国芭蕾舞在世界
舞台更有生命力和存在感。“它可以穿越不同
文化的藩篱，展现东方人特有的情怀，传递那
份打动人心、向往光明的力量。”冯双白说。

(记者牛纪伟、陈梦阳、彭卓、赵洪南)
新华社沈阳 8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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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9 日，辽宁芭蕾舞团的演员在进行芭蕾舞剧《花木兰》的排练。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新华社南京 8 月 3 日电(记者陈席元)给困难生的饭卡里
“偷偷”打钱，全额资助困难生出国交流……记者暑期走访江
苏部分高校发现，高校扶贫助学的新举措，让困难学生感到
“暖胃更暖心”。

当众评比少了，隐性帮扶多了

近日，中国矿业大学因为一条“暖心短信”火了，学校依托
校园卡消费大数据识别出困难学生群体，“悄悄”给饭卡里打
钱，只用短信通知受助学生本人，以保护个人隐私。

“好事要办好。”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秘书长王虎说。今
年，江苏省教育、财政等 6 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在认定困难学
生过程中，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结果公示要控制在一
定范围内，不许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

精准帮扶首先要精准认定。一些高校开展暑期家访，做
到既不大张旗鼓、保护学生隐私，又保证认定结果真实准确。
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宫佳介绍，考虑到有学
生碍于面子不好意思申请，学校让新生通过网络自主申报家
庭情况，后台自动量化评分，确定困难群体，再组织家访核
实。如农村地区、单亲家庭、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有负债等情
况，按累计打分确认；烈士子女、孤儿、低保等特殊情况的学
生，直接享受特别困难学生待遇。

短期物质激励+长期精神帮扶

来自安徽滁州农村的郑平洋是东南大学“金钥匙计划”的
受益者。“我大一的时候学会了使用办公软件，大二又上了吉
他课，音乐让我的生活不再单调。”郑平洋说，她在学校的全额
资助下有机会前往意大利都灵参加 2019 年联合国青年领袖
暑期精英班，“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记者调研了解到，过去高校资助工作以发放奖助学金、提供
勤工助学岗位等物质帮扶“输血”为主，近年来，不少高校探索发
展型资助，延长帮扶周期，支持困难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苏州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杨燕介绍，针对一些困
难学生传统文化认知不足的问题，学校组建工作坊，每周邀请
一位艺术家开展国学经典诵读等活动，提升学生们的文化自
觉、自省和自信。南京大学面向困难学生提供“雨花斑斓成长计
划”，开设英语口语、手机摄影、书法、舞蹈、礼仪、人际交往、求
职等 10 余门课程，有针对性地帮助困难学生掌握实用技能。

“就像用钥匙打开一扇门，要给困难学生一个勇敢追梦的
机会。”东南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邹琳告诉记者，“金钥匙计
划”旨在面向困难学生无偿提供创业、艺术、心理等方面的课
程活动，帮助他们实现自我全面提升。

“困难学生在哪里，我们就要跟进到哪里。”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雷蕾说，“我们的工作周期更长
了，但更符合困难新生的心理成长规律。教育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要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实现心理
脱贫、精神脱贫。”

落脚点在于育人

“‘资助’是基本目标，落脚点还在于‘育人’。”杨燕认为，立德
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将德育融入帮困助学的每一个环节。

受访专家指出，“精准”是育人的前提，目前部分院校“重
资助、轻育人”的现象依然存在，“棍扫一大片”的大水漫灌式
资助难以让受助学生真正感到被关怀，需要以学生为本，因
人施策，开展诚信、感恩、励志教育，引导困难学生从“受助”积
极向“自助”“助人”转变。东南大学从 2018 年起设置公益积
分，鼓励困难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所获积分用于兑换“金
钥匙计划”热门课程的优先选择权。“我们希望用这种机制培
养受助学生的感恩意识和回馈社会的意识。”邹琳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常州大学助学管理中心主任
刘婧建议，抓住困难学生毕业出口关，深化校企合作，让受助
学生到爱心企业实习，也是为他们开辟就业渠道，增加就业
机会；要引导受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鼓励他们投身基层，担
负年青一代的使命。

让困难学生

暖胃更暖心
江苏部分高校扶贫助困新举措调查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李平)为改变部分农家书屋借阅率偏
低、阅读环境偏差、覆盖人群较少等现状，浙江省将按照“建强
一批、提升一批、维持一批、整合一批”原则，对现有农家书屋
进行提档升级，并探索让农家书屋成为留守儿童管护中心的
可行方式。

记者日前从浙江省委宣传部了解到，为让农家书屋图书
“动”起来，浙江将把农家书屋纳入市、县、乡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力争 2020 年实现全省农家书屋图书馆体系化管理。

同时，浙江将建设一批咖啡馆式、茶吧式、画廊式农家书
屋，将农家书屋与村文化礼堂、农村电影院、村书画室等资源
整合在一起，让农家书屋载体更时尚、更丰富。

此外，浙江还将广泛开展“农家书屋读书乐”“我的书屋我
的梦——— 农民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探索农家书屋与学校教
育合作发展模式，让农家书屋成为留守儿童管护中心和中国
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浙江探索让农家书屋

做留守儿童管护中心

公益课堂 乐享暑假

▲ 7 月 30 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文化馆，老师在给
学生讲解非洲鼓击打技巧。安次区推出暑期公益课堂，免费开
设非洲鼓、古筝等艺术课程，丰富中小学生假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罗羽)运球绕杆、定
点投篮……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丹寨县举行的 2019 篮球世界杯小冠军球童
选拔活动现场，10 岁的王阳凭借娴熟的技
术，吸引了观众的目光。鲜为人知的是，篮球
让王阳有了未来走向更远世界的梦想。

王阳是丹寨县扬武镇乌西村人。今年参
加 2019中国小篮球联赛(西南)大区夏令营
的他，与队友组建的 10 岁以下年龄段篮球队
先是获得黔东南州第一名，后作为州代表队
到贵阳参加省级决赛，同样斩获第一名。最后
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大区赛，也取得了不错
的名次。

“我今年去了凯里(州府)、贵阳、成都，这
几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去。希望以后篮球能
够带我去更远的地方，我还想去北京、上海。”
王阳说。

由于父亲喜欢篮球，王阳从 4 岁就开始
接触篮球。“爸爸在我家卧室的墙上挂了一个
篮球筐，我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就在卧
室里练习篮球。”王阳说，家里的篮球筐已经
练坏了两个，现在挂着的是第三个。

王阳跟父母一起居住的丹寨县城的房
屋，是父母在约 10 年前就租下来的。房屋面
积 40 多平方米，一共两间，他与弟弟王鸿跟
父母挤在同一间卧室里。

“房子虽然小，但我们还是为兄弟俩腾出
了一些可以锻炼的空间。”父亲王兴奎说，相
比之下，儿子现在的条件比他小时候“好多
了”。

王兴奎今年 36 岁，10 岁起他就与篮球
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次接触篮球，我就喜
欢上了这项运动，但是因为家庭困难，没钱买
篮球，只能借别人家的打。村里没有篮球场，

就隔三岔五跟村里的小伙伴去其他村打，村
里的篮球场条件也不好，大多是木质的篮板、
泥土的地面，不过打球的人还是很多。”他说，
初中辍学后他就出去打工，打篮球的机会也
就越来越少。不过，这个爱好影响了自己的两
个儿子。

“给孩子培养篮球的兴趣，是希望他们能
够在生活中找到一种热情。”他说，两个儿子
都有运动天赋，大儿子王阳不仅篮球打得好，
乒乓球、跳绳、围棋、象棋也练得不错，作为父
亲的他甚至连象棋都下不过儿子。

因为没有条件参加篮球专业培训，王阳
平时除了靠父亲指导，基本都是自学，他经常
用父亲的手机查看网上教学视频。“比如学习
如何控球，如何运球，如何投篮，如何传球，碰
到不懂的问题我就上网搜索。”王阳说，因为
热爱，加上父母支持，他进步很快。

王阳平时在学校跟同学一块儿打球，回
家后，他还得带弟弟王鸿练球。王鸿今年 6
岁，刚学球一年，就能左右手控球和运球，不
服输的他还经常在家里“单挑”哥哥。

“我用左手跟他打，有时候我打进得多，
有时候弟弟发挥得也不错。”王阳说，正是因
为兄弟二人表现突出，他们被县里同时推荐
参加此次举行的篮球世界杯小冠军球童选拔
活动，获得了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位小球
童同场竞技的机会。

“我希望通过这次选拔，争取当一名球
童，去更多的城市，去更远的地方。”王阳说。

而为了儿子的篮球梦，父母也一直默默
支持着。“虽然我们的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儿
子每次走出县外参加比赛，我们都会陪同。”
王兴奎说，主要是让他知道，无论在球场是输
是赢，在我们心里，他都是最棒的。

大山少年：“希望篮球带我去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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